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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命
運
播
弄
的

黃
春
明
的
小
說
到
目
前
爲
止
所
發
表
過
的
大
概
有
二
十
篇
左
右
，
多
半
是
短
篇
。
他
的
作
品
中
大
童
運
用
臺
灣
俚
語
、
俗

語
與
下
層
社
會
裏
的
對
話
方
式
，
依
我
個
人
的
感
覺
，
黃
春
明
的
小
說
常
因
著
這
種
語
言
上
的
親
切
感
而
令
我
有
所
偏
好
。
同

時
，
他
的
小
說
人
物
也
都
是
極
易
爲
我
們
所
接
受
｀
所
熟
知
的
村
里
小
民
。
當
然
，
有
時
候
黃
春
明
因
爲
太
刻
意
的
要
把
筆
下

的
人
物
提
升
到
某
一
僙
較
高
的
層
面
而
忽
略
了
題
材
上
的
限
制
，
以
致
於
使
他
的
小
說
人
物
顯
得
不
太
眞
賓l
靑
番
公
辶
阿
盛

伯
等
都
是
I

但
是
就
其
全
部
作
品
而
論
，
黃
春
明
的
成
就
是
驚
人
的
。

黃
春
明
的
小
說
作
品
大
致
可
以
分
成
前
後
兩
個
不
同
格
局
的
時
期
。
早
期
的
作
品
：
如
「
男
人
與
小
刀
」
電
「
跟
著
胛
走

」
、
「
沒
有
頭
的
胡
蜂
」
、
「
借
個
火
」
、
「
把
瓶
子
升
上
去
」
等
，
可
以
說
是
「
慘
淥
少
年
」
的
黃
春
明
底
自
我
寫
照
。
這

個
時
期
的
作
品
充
滿
著
焦
躁
丶
憤
懣
與
傷
他
夢
透
丨
那
篇
附
在
集
子
前
面
當
作
序
言
的
「
男
人
與
小
刀
」
可
以
作
爲
代
表
。
(

當
時
的
黃
春
明
還
爲
了
這
篇
小
說
的
題
目
被
改
動
而
同
主
編
吵
了
一
架
°
)
「
男
人
與
小
刀
」
這
篇
小
說
裏
的
黃
春
明
要
求
一

切
都
要
按
著
自
己
的
意
願
存
在
，
否
則
就

寧
願
被
破
壞
、
被
搗
毀
；
甚
至
當
自
己
沒
有
法
子
順
遂
地
活
下
去
時
，
也
不
得
不
予

以
毀
滅
。
此
時
的
黃
春
明
只
活
在
一
個
充
滿
著
少
年
的
不
著
邊
際
的
熱
情
與
不
安
底
世
界
裏
頭
丨
他
活
在

i
個
繭
裏
。
小
刀
被

用
來
暗
喻
著
小
說
中
的
自
己
,
它
(
他
)
共
有
破
壞
力

,
它
(
他
)
要
破
壞
一
切
的

事
物
；
最
後
它
(
他
)
也
毀
滅
了
活
在
繭

礙
溴
的
自
我
。
黃
春
明
是
毀
掉
了
這
個
自
我
，
但
是
却
也
使
他
走
出
那
個
密
不
通
風
的
世
界
，
於
是
境
界
就
展
現
出
來
了
。

裁
春
明
日
後
的
作
品
就
走
出
這
種
自
憐
的
格
局
，
眞
正
的
把
筆
觸
拓
展
到
那
「
無
告
的
一
羣
」
。
我
們
可
以
從
他
新
近
出

版
的
兩
本
集
子

裏
堉
出
來
，
在
他
筆
下
的
這
些
人
物
正
如
何
欣
所
說
的
：
「
自
然
地
生
長
在
草
木
叢
生
的
曠
原
中
，
他
們
的
生

長
並
不
順
利
，
自
然
指
狂
風
暴
市
、
乾
旱
水
澇
，
巨
石
沙
礫
置
於
他
們
的
路
上
，
妨
礙
著
他
們
長
得
枝
葉
茂
盛
，
幹
軀
粗
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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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無
力
抗
拒
這
些
互
大
的
壓
力
，
故
而
選
擇
了
那
些
適
於
他
們
生長
的
方
式
以
求
發
展
、
求
生
存
、
求
表
現
。
'
-
(祖
評
書

目
第
八
期
頁
－
O
七
何
欣
「
論
冀
春
明
的
小
說
中
的
人
物
J
)
°
的
確
，

灰
春
明
在
云
洎
海
的
日
子
」
、

「
靑
番
公
的
故
事
」

富
「
廿
庚
伯
的
黃
昏
」
以
及

「
癬
」
等
侮
篇
小
說
裏
把
适
华
理
念
表
現
得
相
當
成
功
也
相
當
完
全
。

「
看
海
的
日
子
」
代
表
著
第
一
種
形
態
的
生
存
方
式
。
這
篇
小
說
於
些
微
的
侮
感
以
及
無
奈
的
韻
律
中
展
現
出
它
的
主
題

：
命
運
究
竟
不
是
棠
捩
在
梅
子
這
些
人
手
裏
的
，
然
而
他
們
遠
是
要
在
命
運
的
正
正
鄙
縻
中
祜
F

去
。
他
們
的
身
份
5

地
位
甚

至
生
活
方
式
並
不
能
由
他
自
己
左
右
，
這
是

一
師
最
深
沉
的
憮
奈
。
就
像
梅
子
，
從
十
四
歲
被
賚
進
窰
子
一
直
到
二
十
八
歲
，

便
是
永
遠
擔
負
這
舐
無
可
奈
何
的
角
色
：

「
這
段
期
間
習
慣
於
躺
在
床
上
任
男

人
擺
弄
的
累
積
，
致
使
她
走
路
的
步
款
成
了
狹
八
字
形
的
樣
子
。
那
雙
長
時
間
仰
箜

天
花
板
平
淡
的
小
世
界
的
眼
睛
，
平
時
也
致
使
它
的
焦
點
失
砷
地
落
在
習
慎
了
的
那
點
距
離
，
而
引
她
聽
到
那
種
雄
性
野
獸
急

促
喘
息
的
堅
昔
，
令
她
整
個
人
就
變
得
那
麼
無
可
奈
何
起
來
。
」

可
是
梅
子
並
沒
有
僵
死
在
無
可
奈
何
的
棺
槨
裏
。
同
鯊
煮
的
邂
逅
，

使
她
感
覺
到
「

一
股
空
扉
逼
著
她
，
使
她
猛
轉
過
頲

凝
睪
著
窗
外
天
空
出
神
」
。
無
奈
令
她
空
虛
，
而
鯊
鶯
的
幸
福
更
令
她
感
到
空
盅
的
可
怕
。
於
是

這
個
衝
擊
使
她
「
想
起
衙
要

一
個
孩
子
，
像
魯
延
那
樣
一
個孩
子
」
，
因
爲
「
只
有
自
己
的
孩
子
，
才
能
讒
她
在
這
世
上
擁
有
一
點
什
麼
。
只
有
自
己
的
孩

子
，
才
能
將
希
望
寄
託
」
。
梅
子
雖
然
只
能
在
安
排
好
了
的
人
生
裏
面
設
法
去
捕
捉
一
點
什
麼
—
無
論
是
踝
質
的
、
具
體
的
或

是
抽
象
的
、
未
來
的
l

但
是
她
却
就
從
這
些
小
小
的
獲
得
之
中
去
感
受
最
大
的
｀
最
終
的
滿
足
。
所
以
在
她
的
一
連
串
思
考
中

雖
然
免
不
了
許
多
天
眞
的
想
法
(
「
噢
！
我
可
以
不
諷
我
的
孩
子
知
道
我
的
二
切
o

我
會
搬
到
很
遠
很
遠
，
而
且
是
完

全
陌
生

的
一
個
地
方
去
°
」
)
，
但
是
她
的
前
提
｀
她
由
理
由
却
是
嚴
肅
而
且
充
份
的
：

「
你
有
把
据
嗎
？
」

「
從
現
在
開
始
盡
我
所
能
。
」

「
你
眞
的
這
麼
需
要
一
個
孩
子
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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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這
就
是
我
還
要
活
下
去
的
原
因
吧
！
」

難
產
把
梅
子
的
希
莘
帶
到
一
處
最
險
峭
的
斷
崖
。
故
事
在
這
裏
再
次
顯
示
出
無
奈
中
的
掙
扎
底
飄
渺
、
但
是
却
嚴
肅
的
意

象
。

梅
子
在
得
子
之
後
，
帶
著
襁
褓
，
囘
到
海
逸
。
在
這
裏
作
者
亦
呈
現
一
個
強
烈
且
鮮
明
的
意
象
於
我
們
眼
前
：
她
要
議
海

帶
走
她
過
去
的
種
種
，
從
這
個
時
刻
起
，
在
她
眼
前
將
展
現
出
另
一
個
雖
屬
未
知
，
但
是
至
少
充
滿
着
希
望
的
未
來
。
梅
子
自

己
也
說
：
「
沒
有
人
做
錯
什
麼
。
」
是
的
，
沒
有
人
做
錯
什
麼
｀
人
，
在
重
重
的
不
由
己
之
下
，
仍
然
可
以
從
事
無
盡
止
的
反

抗
與
掙
扎
！

在
人
與
環
境
的
抗
爭
之
中
，
梅
子
表
現
的
是
一
種
類
型
。
靑
番
＾
4
則
是
屬
於
另
外
一
種
類
型
：
不
屈
不
撓
的
屹
立
在
環
境

的
壓
迫
之
中
，
同
自
然
做
正
面
的
抗
爭
。
洪
水
代
表
着
自
然
環
境
給
予
人
類
最
無
情
的
重
擊
，
而
靑
番
公
却
在
這
個
重
擊
之
下

挺
立
着
、
活
着
。
靑
番
公
在
經
歷
這
樣
漫
長
的
掙
扎
之
後
，
老
了
，
但
是
他
的
希
望
，
他
的
抗
爭
的
血
液
却
又
已
經
流
入他的

下
一
代
，
他
的
子
子
孫
孫
。
自
然
環
境
的
壓
迫
是
無
止
境
的
，
而
靑
番
公
的
奮
鬪
亦
同
棕
是
不
斷
的
。

我
想
可
以
再
次
強
調
的
是
，
環
境
雖
然
時
時
予
它
的
子
民
重
擊
，
但
是
却
始
終
沒
有
打
敗
他
們
；
而
像
靑
番
＾
4
這
樣
的
人

，
雖
然
並
沒
有
克
服
它
，
但
是
却
在
它
的
軍
重
打
擊
之
下
以
堅
鞍
的
生
命
活
下
去1
·

至
於
「
廿
庚
伯
的
英
昏
」
以
及

「
癬
」
裏
，
則
透
露
出
第
三
種
的
生
存
方
式
；
．
既
然
是
命
定
的
，
就
這
樣
活
下
去
吧！
廿

庚
伯
想
：
「
天
想
做
的
事
誰
會
知
這
7
·
」
天
收
囘
廿
庚
伯
的
老
妻
的
命
，
留
下
一
個
瘋
瘋
癲
癲
的
阿
興
給
他
。
對
於
甘
庚
伯
來

說
，
他
的
生
存
就
是
一
種
職
責
，
雖
然
上
天
把
阿
興
—
一
種
生
命
中
喪
橫
的
、
毫
無
理
性
的
負
擔I
交
付
給
他
，
但
是
他
却
默

默
的
接
受
下
來
。
雖
然
老
甘
庚
伯
有
時
爲
自
己
的
命
運
，
「
怨
嘆
得
淚
都
掉
下
來
」
，
但
是
也
僅
止
於
把
「
拳
願
重
重
的
落
在

自
己
乾
瘦
的
胸
脯
」
而
已
，
活
還
是
要
活
的
！
也
許
老
廿
庚
伯
的
生
存
意
志
就
是
從

「
癬
」
裏
阿
桂
的
那
句
話
來
的
呢
：

「
…
…
癬
這
種
東
西
只
要
你
不
去
提
它
，
不
去
想
它
不
去
碰
它
就
沒
事
。
」

黃
春
明
在
他
的
另
一
些
小
說
如

「
兒
子
的
大
玩
偶
」
、
「
鑼
」
、
以
及
「
兩
個
油
漆
匠
」
裏
也
探
討
了
人
底
失
落
這
個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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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。
「
兒
子
的
大
玩
偶
」
與

「
鑼
」
對
這
個
主
題
的
兩
面
底
探
究
：
前
者
描
寫
一
個
人
如
何
逐
渝
地
失
去
自
我
，
而
後
者
則
述

說
一
個
人
在
失
去
自
我
之
後
的
追
尋
I

當
然
是
失
敗
的
I

過
程
。

「
兒
子
大
玩
偶
」
裏
旳
坤
樹
自
然
不
會
願
意
擔
當
這
個
「
玩
偶
」
的
角
色
l

「
他
媽
的
！
這
簡
直
就
不
是
人
幹
的
。
但
這

該
怪
誰
？
」
但
還
是
幹
下
去
了
。
這
該
怪
誰
？
怪
在
「
現
賀

」
「
職
實
」
頭
上
吧
！

爲
了
不
打
掉
阿
珠
胎
中
的
生
命
，
爲
了
妻

子
的
眼
淚
，
坤
樹
「
把
生
平
最
興
啻
的
情
緒
」
付
了
出
去
，
開
始
扮
演
起
一
個
並
非
自
己
願
意
擔
負
的
角
色
來
。

可
悲
的
是
，
這
個
角
色
却
逐
漸
地
在
他
的
身
上
生
了
根
，
定
了
形
。
黃
春
明
利
用
坤
樹
的
兒
子
阿
龍
以
及
小
街
童
的
眼
來

僵
化
坤
樹
所
扮
演
的
玩
偶
的
角
色
：

「
鬼
咧
＇
．
你
以
爲
阿
龍
眞
正
喜
歡
你
嗎
？
這
孩
子
以
爲
眞
的
有
你
現
在
的
這
樣
一
個
人
哪
！
」

(
那
時
我
差
點
聽
錯
阿
珠
這
句
話
°
)

「
你
早
上
出
門
，
不
是
他
睡
凳
，
就
是
我
背
他
出
去
洗
衣
服
。
」

(
不
致
於
吧
。
但
這
孩
子
越
夾
越
怕
生
了
°
)

「
他
喜
歡
你
這
般
打
扮
做
鬼
臉
，
那
還
用
說
，
你
是
他
的
大
玩
偶
。
」

(
呵
呵
，
我
是
阿
龍
的
大
玩
偶
，
大
玩
偶
n
9

那
位
在
坤
樹
前
面
倒
退
著
走
的
小
街
漩
，
指
若
他
嘰
：

「
哈
哈
，
你
們
快
來
看
，
廣
告
的
笑
了
，
廣
告
的
限
睛
和
嘴
說
這
樣
這
樣
地
歪
着
哪
！
」

幾
個
在
後
頭
的
都
跑
到
前
而
來
看
他
。

(
我
是
大
玩
偶
，
我
是
大
玩
偶
°
)

如
此
的
由
外
而
內
，
坤
樹
到
最
後
也
習
慣
於
這
個
「
大
玩
偶
」
的
角
色
，
連
自
己
也
幾
乎
相
信
起
自
己
是
這
種
角
色
的
了

°
(
從
前
面
這
段
引
文
的
語
氣
上
看
便
可
以
明
白
)
然
而
就
在
他
習
慣
於
這
個
定
了
形
的
角
色
之
後
，
經
理
却
要
他

卸
裝
改
踏

三
輪
車
。
自
然
這
在
坤
樹
是
值
得
高
興
的
，
因
爲
他
可
以
囘
復
自
己
原
來
的
裝
扮
，
因
此
隨
便
的
將
道
具
扛
在
肩
上
，
但
是
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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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「
友
而
囚
引
起
路
人
驚
訝
的
注
視
」
。
在
這
裏
作
者
已
經
透
露
出
坤
樹
註
定
要
失
敗
的
端
倪
。
果
然
，
囘
復
本
來
面
目
的
坤

樹
在
阿
龍
眼
中
却
成
了
陌
生
人
，
拒
絕
坤
樹
的
親
近
。
到
殼
後
，
坤
樹
眞
的
是
迷
失
了
，
屈
服
了
，
他
爲
了
使
他
人
能
啓
接
受

他
，
只
得
囘
去
扮
演
那
個
本
不
屬
於
他
的
角
色
來
：

坤
樹
把
小
孩
子
還
給
阿
珠
，
心
突
然
沉
下
來
。
他
走
到
阿
珠
的
小
梳
妝
臺
，
坐
下
來
，
躊
睛
的
打
開
抽
屜
，
取
出
粉
塊
，

深
深
的
望
湝
鏡
子
，
慢
慢
地
把
臉
塗
抹
起
來
。

「
你
瘋
了
！
現
在
你
打
臉
幹
什
麼
？
」
阿
珠
眞
的
被
坤
樹
的
這
種
舉
動
嚇
壞
了
。

沉
默
了
片
刻
。

「
我
，
」
因
爲
抑
制
着
什
麼
原
因
，
坤
稠
的
話
有
點
顗
然
地.. 
「
我
，
我
，
我
…
…
…
」

「
鑼
」
裏
遶
的
悠
欽
仔
則
是
費
盡
心
機
的
想
挽
囘
自

己
以
前
的
角
色
，
但
是
却
是
徒
勞
無
功
。
愍
欽
仔
最
後
似
乎
還
抓
到

了
一
絲
成
功
的
希
望
，
因
此
他
奮
力
的
想
作
妤
打
鑼
的
工
作
；
但
是
那
位
公
所
的
人
却
橫
地
一
刀
將
這
絲
希
望
斬
朝
，
悠
欽
仔

便
眞
的
完
完
全
全
失
去
了
他
自
己
：

「
沒
走
幾
步
，
憨
欽
仔
突
然
停
下
來
，
敎
人
意
外
的
提
起
鑼
，
掄
起
鑼
槌
，
連
連
重
重
地
敲
了
三
下
，
一
時
失
去
斟
酌
，

第
三
響
的
鎇
沉
悶
的
墮
了

一
筌
，
一
塊
三
角
形
的
銅
片
，
跟
着
掉
落
在
地
上
。
」

憨
欽
仔
的
自
我
就
像
敲
落
的
銅
片
，
毀
了
。
他
只
剩
下
幾
個
無
墨
的
吶
喊
：
「
我
悠
欽
仔
，
我
憨
欽
仔
。
」

深
沉
的
失
落
感
從
這
兩
篇
小
說
裏
浮
昇
、
浮
昇
。
我
認
爲
這
兩
篇
是
黃
春
明
小
說
中
最
深
刻
的
作
品
。

至
於
「
兩
個
油
漆
匠
」
所
要
表
逹
的
，
是
描
寫
一
個
人
如
何
毀
滅
在
祉
會
的
誤
解
裏
頭
。
阿
猴
阿
力
從
東
部
的
家
負
氣
出

走
，
結
果
却
迷
失
在
現
典
的
肚
會
裏
頭
，
在
這
個
陌
生
地
只
求
得
油
漆
工
的
糊
口
職
位
。
猴
子
說
：「我看
啊
這
一
輩
子
再
也

不
會
有
什
麼
事
由
我
們
作
主
！
」
廙
質
上
說
，
也
許
惟
一
由
他
們
作
主
的
便是
離
家
出
走
這
件
事
，
然
後
便
是
再
也
自
立
不
了

了
。
故
事
的
最
後
，
連
猴
子
的
死
都
不
是
自
立
的
I

他
是
死
在
一
連
串
的
誤
解
裏
！
在
這
篇
小
說
裏
黃
春
明
似
乎
重
拾
他
早
期

作
品
裏
的
一
個
觀
點
：
人
際
問
的
鴻
溝
可
產
生
的
誤
解
，
往
往
造
成
許
多
不
可
彌
補
的
傷
害
。
「
跟
着
胛
走
」
裏
的
一
段
話
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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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以
做
爲
迤
篇
悲
劇
性
小
說
的
註
胛
：

「
我
太
憎
恨
笨
人
的
過
分
自
信
所
造
成
的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誤
會
，
而
這
種
誤
會
却
隨
時
隨
地
都
在
發
生
。
儘
管
是
善
良
的

一
面
，
可
是
其
愚
蠹
的
程
度
和
其
造
成
的
後
果
是
難
予
原
諒
。
」

最
後
要
提
的
是
黃
春
明
晚
近
所
發
表
的
兩
篇
小
說
：
「
蘋
果
的
滋
味
」
與
「
莎
喲
娜
拉
·
再
見
」
。
「
蘋
果
的
滋
味
」
相

信
是
黃
春
明
小
說
集
中
令
人
演
來
最
感
「
無
可
奈
何
」
的
一
篇
小
說
。
本
來
貧
窮
人
家
所
希
冀
的
當
然
是
能
有
個
出
其
不
意
的

幸
運
而
使
得
生
活
好
轉
l
|

除
此
而
外
，
他
們
賓
在
也
沒
有
能
力
去
爭
取
什
麼
了
。
可
是
却
萬
萬
沒
有
想
到
是
經
由
這
種
方
式

而
來
的
。
這
到
底
是
幸
或
不
幸
。
這
一
朶
貧
窮
的
家
人
，
第
一
次
嘗
到
蘋
果
的
滋
味
，
大
家
帶
着
怯
怕
的
心
情
咬
嚼
下
去
，
却

「
一
時
也
說
不
出
什
麼
，
總
覺
得
沒
有
想
像
那
麼
甜
美
，
酸
酸
澀
迄
，
嚼
起
來
泡
泡
的
有
點
假
假
的
感
搗
。」
這
種
暗
喻
，
使

我
們
體
會
到
阿
桂
阿
發
的
心
境
，
的
確
是
泡
泡
假
假
的
感
覺
。

在
「
蘋
果
的
滋
味
」
裏
，
釹
春
明
似
乎
已
經
多
多
少
少
觸
及
民
族
自
尊
的
問
題
。
但
是
因
爲
所
要
表
現
的
重
點
並
不
在
此

，
因
此
並
不
太
明
顯
，
到
了
「
莎
喲
娜
拉
·
再
見
」
一
處
，
我
們
便
可
以
很
明
穎
的
發
現
黃
春
明
的
筆
觸
又
拓
寬
了
。
拉
皮
條

的
黃
君
自
問
：
「
我
到
底
被
什
麼
牽
制
着
不
能
不
幹
？
」
當
然
還
是
那
不
可
抗
禦
的
現
質
，
現
貲
可
以
擊
敗
任
何
原
則
；
什
麼

民
族
自
尊
都
不
成
一
囘
事
。
但
是
蘋
君
雖
然
暫
時
屈
服
於
現
實
的
力
鞏
，
但
是
自
緑
l
i

個
人
的
也
好
、
民
族
的
也
好
1

却

時
時
又
冒
出
頭
來
；
驅
使
黃
君
尋
求
另
外
的
途
徑
來
保
住
自
尊
。

l－
這
篇
小
說
想
來
是
黃
春
明
小
說
創
作
進
入
另
一
階
段
的
試
金

石
吧
！讖

黃
春
明
的
小
說
，
總
令
人
有
一
種

「
無
可
奈
何
」
的
悄
緒
。
瑁
海
的
梅
子
；
靑
番
公
｀
吃
蘋
果
的
阿
桂
阿
發
，
替
日
本

人
拉
皮
條
的
黃
君
，
夕
腸
中
的
甘
庚
伯
等

，
似
乎
現
咒
的
外
在
環
境
就
那
麼
亳
不
講
理
的
｀
那
麼
蠻
橫
的
壓
過
來
。
他
們
沒
有

反
抗
的
餘
地
，
也
是
亳
無
造
理
的
承
擔
下
來
(
如
甘
庚
伯
)
，
有
的
在
層
層
壓
迫
下
掙
扎
滔
追
求
二
個
長
遠
的
希
望
(
梅
子
)

；
或
者
另
尋
他
途
以
保
全
自
尊
(
黃
君
)
o
就
是
憨
鈥
仔
丶
坤
樹
或
是
阿
力
和
猴
子
不
也
都
是
在
從
事
某
種
程
度
的
掙
扎
與
啻

鬪
嗎
？
因
此
我
們
在
這
種
無
可
奈
何
的
感
覺
之
下
，
倒
也
能
俄
在
黃
春
明
的
小
說
世
界
裏
嗅
得
出
這
些
角
色
的
偉
大
與
人
性
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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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說
，
宜
統
那
年
的
風
吹
着
的
那
串
掛
在
屋
簷
下
的
紅
玉
米
，
能
鴞
掛
住
我
們
的
鄉
愁
(
見
蚩
弦
「
深
淵
」
詩
集
)
，

那
麼
黃
春
明
議
憨
欽
仔
出
來
敲
的
這
面
鑼
，
必
定
也
能
擊
起
我
們
對
於
臺
灣
斯
土
的
鄉
土
之
情
。

黃
春
明
的
那
枝
策
是
很
令
人
着
迷
的
，
他
能
鴞
自
嘲
，
也
能
移
嘲
人
，
但
是
每
篇
小
說
都
充
滿
著
腸
光
，
充
滿
着
對
斯
土

強
烈
的
愛
，
愛
到
不
容
詆
詖
，
生
死
以
之
。
這
使
得
每
個
在
湞
着
資
春
明
小
說
的
人
，
都
能
感
到
一
陣
震
撼
與
虔
敬
。
其
中
尤

其
以
「
鑼
」
與
「
看
海
的
日
子
」
最
能
代
表
黃
春
明
在
舄
作
上
的
氣
魄
，
前
者
能
將
憨
欽
仔
這
孤
老
頸
子
寫
成
一
位
英
雄
，
在

這
同
時
，
也
鑲
憨
欽
仔
賴
活
的
那
個
小
鎮
壓
進
諮
者
的
幻
覺
，
所
謂
「
人
卽
土
，
土
卽
人
」
的
天
人
合
一
狀
態
，
後
者
議
一
個

叫
阿
梅
的
妓
女
，
從
對
於
生
的
欲
望
擴
展
而
成
爲
對
於
整
個
世
界
的
懐
抱
，
這
樣
的
成
銳
，
着
痕
令
人
爲
之
側
目
。

至
於
「
鑼
」
以
後
的
作
品
，
黃
春
明
則
離
開
了
那
塊
土
，
雖
然
近
期
的
佳
作
「
莎
喲
娜
拉
·
再
見
」
係
發
生
在
那
個
鎮
上

，
但
是
貨
春
明
的
筆
下
焦
點
已
不
在
那
兒
，
而
在
於
現
典
中
國
人
的
情
境
之
上
了
。
例
如
「
兩
個
油
漆
匠
」
，
讀
來
酷
似
留
美

小
說
，
小
說
中
的
城
、
鎮
之
間
隔
如
浩
洋
；
至
於
「
蘋
果
的
滋
味
」
，
並
不
是
好
受
的
，
尤
其
是
美
國
蘋
果
，
這
些
令
人
氣
結

的
積
鬱
通
通
在
「
莎
喲
娜
拉
·
再
見
」
中
，
藉
着
一
位
「
黃
君
」
而
抒
發
了
'
(
篇
名
雖
有
「
莎
喲
娜
拉
」
但
也
應
含
有
B
y
e

-
B
y
e才
對
)
在
近
期
的
黃
春
明
小
說
中
，
他
捨
棄
了
文
學
上
一
向
被
認
爲
必
要
的
「
美
感
距
離
」
(
如
遠
方
的
「
油
漆
匠
」

，
與
近
庫
的
「
再
見
」
)
'
在
我
以
爲
這
是
件
很
艱
險
的
事
，
只
要
素
材
(
題
材
)
上
距
離
愈
短
，
愈
近
現
箕
生
活
就
愈
好
，

至
少
文
學
上
的
任
務
是
在
於
此
，
但
是
在
技
巧
上
的
距
離
仍
應
保
持
在
安
全
度
，
否
則
宛
如
新
聞
報
導
l
i

雖
然
這
也
是
新
興

嚴
。

「
莎
喲
娜
拉
．再
見
」
與

「
鑼
」
柳
酮
城




